
■范婷婷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想起那些青春岁月。
那一年，我6岁，上小学一年级。记得开

学前，我拿着小书包，雀跃着问爸爸妈妈学校
在哪里？妈妈笑着说开学报到时就会带我去。
记得学校离家很近，不到5分钟的路程。开学
前夕，爸爸妈妈带我去学校报到，并在学校隔
壁的商店买了文具盒、铅笔、橡皮等。

作为学生，我最期待的是放假，那时放假
在家写完作业，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
以自由自在地阅读各种名著，沉浸在书的世界

里。
那一年，我12岁，小学毕业，考上了我们

这里的重点中学。妈妈告诉我，学校离家不是
很远，步行20分钟就到，上了中学就更要好好
学习。记忆中，中学的暑假、寒假都很忙碌。

那一年，15岁的我中学毕业。因为特殊原
因，我没有上高中，而是选择上了中专。记得
那一年的暑假，高中的教导主任几次给我父母
做思想工作，让我去上高中，但最终我还是上
了中专。那一年开学时，我的心情很低落，很
难受。

中专的生活不同于初中，要开始学很多专
业的知识。记得中专第一年暑假，我给自己报
了英语班，整个暑假都在上课，开学后还有些
许课程没有上完，就办理了转课。在第三学期
结束时，我们就没有暑假了，因为大家都要去
实习。在实习了整整一年后，我们毕业了，大
部分人被分配到了曾经实习过的医院，少部分
人回到了自己家乡的医院。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已不再年少，回想那
逝去的青春，希望如今的孩子们能够以梦为
马，不负韶华。

又是一年开学季

■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一片黄叶随风飘落在地板上，落在午后的

一缕阳光里，发出了干燥的声响。这细微到几
近不可闻的声响，挟着凉风，惊醒恹恹的肠
胃，满脑袋里都是对食物的碎碎念。

这季节，我对肉食有种执念，不只为补上
苦夏失去的斤两，还为几个月后的寒冬做个保
暖的储备。三层五花肉，洗净焯水，用老冰糖
炒出琥珀色的小泡泡，将肉染得红亮，然后放
黄酒、八角、陈皮、丁香等调料，大火烧开转
至微火……搬凳坐下翻书，待日光从窗户东边
移至正中，待秋蝉嘶鸣声渐盛，待浓浓的肉香
溢满小院，一锅软糯香郁的卤肉算是功德圆
满。肥瘦相间的肉块耐不得筷子轻轻一戳，便
缓缓释出咸香的酱汁，配烧饼、馒头、米饭、
面条，都相得益彰。母亲评价说“可入味儿”，
她们那代人赞美食物的词语不是“好吃”和

“如何好吃”，而是“很入味儿”，就是参加村子
里结婚、生子的喜宴，她们“吃桌儿”后评论
厨子水平高低的词语也是入不入味儿。

为家人洗手做羹汤，炖一锅色香味俱全的
肉，蒸一笼松甜香软的粗粮馒头，煲一盅味道
鲜美的汤，虽程序烦琐，耗时费力，却让人感
到喜悦。

邻村有个无花果园。春天时，园门口粉色
的月季拱门格外醒目，大簇大簇名叫粉色龙沙
宝石的藤本月季在绿色田野中营造出梦幻般的
浪漫；夏天时，蓝色的朝颜花与橙红的凌霄花
相互映照，安静恬淡又热烈绚烂。每次路过，
我都要隔着栅栏踮脚观望，看园子里的无花果
如米粒、如弹珠、如鸽蛋般一天天饱满膨胀起
来，心中无限期待。园主人说，无花果在八月
中旬可以采摘。其实在整个七月，我已经无数
次想象过它的饱满浓烈，它的甜蜜柔软，想过
如何清洗切片，如何摊铺晾晒，多少用来煮
粥，多少用来泡酒。

新鲜的无花果不耐储运，不像香蕉、芒果
之类，六七成熟时摘下来可以催熟，它只有在
树上长到九成熟以上的时候采摘才有甜味，而
我愿意掰着指头数日子，等它果皮由绿转紫、
等它果肉软化流蜜。

“肠满诚好事，余者皆奢侈。”生活是一个七
日紧接着一个七日，不管是半日的炖肉煲汤，还
是日复一日等待果子成熟，或长或短，都是光阴
中心怀期待的旅程。倾注时间、心思于一餐一
饭、一蔬一果，才能品尝出温柔妥帖的烟火味，
才能梳理清日子的乱纹理，才能明晰自身的遗憾
与喜悦，才能得以精力充沛地奔赴每一天。

慢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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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农民画 彩云之间 王小亭 作

岁月 凝香

心灵 漫笔

红尘 百味

本报讯（记者 左素莉）近日，漯河市
文联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
秀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结束。经过资格初审、
联合评审等程序，共评选出优秀作品 65
件，其中文学作品24件、书法作品8件、美
术作品12件、音乐作品10件、影视作品4
件、舞台展演类作品7件。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生
动、鲜活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唱响
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
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凝
聚起“奋进‘十四五’ 建功新时代”的强
大力量，大力营造“共庆百年华诞 奋力开
创新局”的浓厚氛围，推动新时代文艺事
业繁荣发展，市文联提前部署，于 2020
年12月就启动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优秀文艺作品征集活动，并于 2021
年 4月下旬在《漯河日报·水韵沙澧》版
面开设 《讴歌党的丰功伟绩 推动文艺繁
荣发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
秀文艺作品选登》专栏，择优刊登征集到的
部分优秀作品。

自活动开展以来，各县区文联、各文艺

家协会和全市广大文艺爱好者积极响应，认
真参与，创作了大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生动形象、富有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的文艺作品，为我市文艺繁荣再续辉煌，为
建党百年献礼。

附：漯河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优秀文艺作品获奖作者名单

文学类：南豫见、孟焕军、王 剑、王
秋霞、马文、曹敏、李锐、李玲、马永红、
包广杰、柴全伟、邢得安、陈洪涛、王秀
芝、盛干宇、高玉芳、雨菡、池玉枝、刘瑞
阁、吴小妮、李景超、曹春玲、李东梅、尹
文阁、朱丽笑

书法类：寇松涛、孙国强、陈可乐、赵
爱琴、董培欣、张金业、杨红杰

美术类：赵振选、孟少雄、袁亚丽、王
永丽、陈叶新、杨兰芳、胡军红、郭慈、李
玉沂、董新会、陈静

音乐类：师玉恒、程琳、李金山、刘世
普、杨璞玉、宁琦、邢红军

影视类：陈解民、蔡晓鹏、党二宇
舞台展演类：李冬梅、白金山、张盼

盼、乔聚坤、黄贝贝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优秀文艺作品征集活动结束

■刘 杰
少年时代的记忆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每个人大抵如此。
我生长在一个小山村，第一次看电影是

上小学一年级时。那时，县电影公司到各大
队巡回演出，山外村子先派人来通知我们大
队，再由大队派人出山迎接放映员。乡村四
月，大人们忙着锄地里的杂草，任务就派给
了学校。我们学校就30多个学生，老师派
三、四、五年级的男生去接人和设备。我和
一个同学也趁机跟着去了——我们太想看看
电影是啥样子。学校距离外村大约十来里山
路，去的时候全是下坡路，十几个大大小小
的娃娃拉着一辆架子车，欣喜若狂地奔向山
外。我们在奔向山外的途中，兴奋地把演电
影的消息传递给每一个遇到的人，并且大声
吆喝着“演电影喽……”

放电影的人姓孙，我们急切地问他放映
机在哪里？他指了指脚边的一个铁疙瘩和两
只绿色的大箱子，指挥我们把那些东西装上
车，并不多说话。山路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
石头，拉车的同学在大家的吆喝声中巧妙地
左转右拐，避开石头，生怕把放映机颠坏
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把放
映机拉进了学校，并小心翼翼地从架子车上
卸下来。我们几个的棉袄前襟全解开了，头
上像刚揭开的蒸笼，后背上都被汗水浸湿
了，但仍满脸得意地对早早来围观的众人炫
耀说：电影是我们接来的！

那次放映了《南征北战》和《渡江侦察
记》两部电影。村子里200多口人全来看电

影了，学校院子黑压压的都是人。那年我7
岁，除了惊喜，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那么
多人、那么多枪炮汽车，是怎么被装进胶片
里的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电影的机会越来
越多。山外有家国有企业，经常放映电影，
只要听到有放电影的消息，我们就不会放
过，虽然往返要二十多里山路。有一次去
林场看《智取华山》，因为机械故障，我一
连跑了三个晚上才看完整。我们最爱看的
是战争片，因为里面的英雄是我们崇拜的
对象。我最爱看的是 《闪闪的红星》 和
《小兵张嘎》，潘冬子和张嘎子就是我少年
时代的偶像。年龄再大些时，《平原游击
队》里的李向阳、《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
荣、《红灯记》里的李玉和等都是我崇拜的
英雄。因为这些红色电影的熏陶，我从小就
崇拜英雄，并在心里暗暗萌生了长大要当个
英雄的愿望。

好多事随着时间的流逝都逐渐淡忘了，
唯有少年时代看过的红色电影至今仍记忆犹
新。多年来，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冲淡根植于
心的记忆，《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
队》《奇袭》《上甘岭》《英雄儿女》《敌后武
工队》《东方红》《红色娘子军》《永不消逝
的电波》……我不但记得这些红色影片的名
字，而且连它们的故事内容也耳熟能详。

长大之后，我成了一名平凡的乡村教
师，从事着平凡的工作，虽没有成为理想中
的英雄，但那根植于心的红色记忆，时刻激
励着我兢兢业业地在岗位上奋斗着。

少年时代的记忆

■侯世民
我的老家在西华县陵头岗村，是三岗革

命根据地所在地。三岗是指现在西华县艾岗
乡的都城岗、陵头岗、苗里岗三个村庄。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6年10月，中共中
央北方局批准在三岗建立中共豫东特委和西
华县委，沈东平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此
后，特委以此为抗日革命根据地，创办普理
学校，培训革命青年4000余人，发展党员
400余人，建立了拥有6000多人的“西华人
民抗日自卫军”，建立了红色政权，组织了具
有强大政治攻势的农协会等。

小时候上课时，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一些
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如普理学校教员沈
东平、王其梅等的故事和三岗的胡晓初、
侯香山的故事。革命故事我听了很多遍，
每次都有新的收获，产生新的触动，有的
同学听后还会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让

老师解答。
听得多了，我对胡晓初、侯香山等烈士

的事迹已经耳熟能详了，甚至能给低年级的
同学讲述了。但我对沈东平、王其梅等外地
的革命先烈了解得不多，只知道他们能够克
服困难，愿意离开家乡闹革命，愿意为了理
想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而献出宝贵的生命。

1978年，我上了初中，学校就在我们村
后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级部门拨款筹建
的革命根据地普理学校，“文革”期间被改名
为三岗联中。校园坐北朝南，正门口就是胡
晓初烈士墓。烈士墓用青砖垒砌，周围翠柏
环抱。烈士墓后面是学校广场。校园中央是
革命烈士纪念碑。学校有两排9间教室，附
近几个村庄的学生都在这里读初中。我在这
里就读了三年。

1980年，三岗联中改名为普理学校，戴
上校徽的那一刻，我想到了沈东平等先烈们

创办普理学校的不世之功，想到今天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想到学习生活的时光珍贵。受
普理学校精神的激励，我更加刻苦地学习，
在1982年夏天考上了县高中。

参加工作后，我专门去过竹沟，也瞻仰
过彭雪枫纪念馆，还有中州抗战纪念馆，我
找到了熟悉的沈东平、胡晓初、侯香山等烈
士的名字，还有那个熟悉的地名——三岗。
当得知沈东平烈士的故乡在舞阳县时，我立
即萌生了专门拜谒沈东平烈士墓园的想法。
今年暮春，我和同事前往舞阳县林庄村，聆
听烈士的亲人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拜谒烈
士墓园，心中感慨万千。

为了表述这份追思，我还在单位讲了一
次题为《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沈东平
同志二三事》的党课，通过讲述和学习，我
感到英雄从未走远，精神薪火相传，更感到
学习党史的必要和肩上责任之重大。

英雄从未走远 精神薪火相传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走在秋天的街头，道旁的树撒了一层米黄

的碎花，黄花像微缩版的星星，随风簌簌飘落
眼前，让人想停下来，变成这画面中的一帧。
柿子树上的果实像青色的铜铃。电线从梧桐树
叶间穿过，上面停着几只黑色的燕子，似乎在
商量着何时动身向南。知了间或从这棵树的枝
头飞往另一棵树的枝头，振翅声擦着空气鸣响。

云天收了夏色，城市的天空飞过雁群。在
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喜欢抬头看天上的白
云。不像盛夏的云朵那么炫目，秋天的云很温
和，空灵而缥缈。

大朵的白云，浓厚处像成堆的雪，像成团
的棉花，像从天山之下赶来的羊群，像大海卷
起的千重浪。轻薄处又似一层轻纱，似九天帷
幔的伸展，风把轻纱剪成丝带，在天际悠悠飘
逸。一个人要是心里起了雾，看什么都是灰暗
的。但秋云由眼入心，心底全部的灰暗便被驱
赶殆尽，人心又复赤子般透明单纯。

若是心底有发霉的陈年心事，就适合在秋
天拉出来，在蓝天白云下晾晒。

夕阳晚照时，白云被涂上一层温柔的橘
粉，天空也变得七彩起来。这是夜色升起之前
最后的绚烂。院里的海棠花收敛笑容，只留一

两朵在夕阳里安静地低垂。木槿花合起花瓣，
小紫鸟一般安睡在枝头。疏寥的葡萄藤上还剩
几颗晶莹的紫葡萄。桂花还没有开放。所有的
多肉植物在夏天都疯了一样地长，现在忽然停
下涂胭脂，要在秋天美上一阵子。

我站在堤岸上远望，秋水变得黏稠，打着
旋儿向东流去。人若于此刻远游，在分别的渡
口，水这样舒缓，想必也不会有太多的离愁。
两岸的狗尾草晃着尾巴，顽皮地在秋风里招
摇。蒲公英的降落伞已经撑开，苍耳披上带刺
的铠甲，玉米的阵仗也已经列好，高粱摇起红
色的旌旗，等待最后的检阅。豌豆饱满的豆荚
里藏着烟火，只等“嘭”的一声，炸响秋天的
礼花。

当最后一丝光亮在地平线上消失，晚风开
始吹拂，徐徐地，吹面不寒。渐渐地，空气湿
润起来，草间的蟋蟀低吟浅唱，比针尖还细的
小晶体开始覆在人的汗毛上，风一吹，便感到
一阵凉意。

月亮在九天的夜海浮现出半张脸，皎洁的
月光洒落大地。我披着一身月光，沿着河流慢
慢行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畅快，也有一种说
不出的忧愁。雾气渐渐上来了，清晨草尖上的
露珠，不知凝结了昨夜谁的梦？

沐秋而行

■王 岚
傍晚，我走出房间，太阳正从西边一点点

落下，小院笼罩在昏黄柔和的日光中。我的眼
睛投向几棵果树和花草，海棠正在由青涩走向
成熟，脸上挂着一片动人的绯红。秋天的月季
虽不像初夏那样开得肆意妖娆，但在大多数花
都已谢了的初秋，却有一种独步群芳的美。

我回屋取了一本书，坐在树下读了起来，
那是钦·艾特玛托夫的《和儿子会面》，书里写
道：每到秋季总有这么一段时间，天气变得一
天比一天凉爽，可是在此之前，它仿佛为了表
示告别，一连几天显得特别晴朗，清新。

我不由自主地笑了，此刻，我就在静静享
受初秋这份清新。我一直喜欢初秋的黄昏。黄
昏里，太阳虽还是灿灿的，但一点儿也不灼
人，它散发的光就像流动的金色水银，洒在花
花草草上，洒在树木屋檐上，也洒在我手中这
本书的文字上，一切都是那样静谧美好。

我眼前是一棵紫薇花树，它的花期可真
长，到了初秋，还有几簇只开了一部分。据说

紫薇的花语是沉迷的爱，因其乍一看并不惊
艳，但越看越让人心生欢喜，就像所有的美好
的东西，都自带一种深深的吸引力，令人沉醉
着迷。

秋日的黄昏，童年的记忆也多是美好的。
或许是黄昏的柔和感染了大人，此时放松了对
孩子们的管教，黄昏就成了小孩子尽情玩耍的
时刻，躲猫猫、踢毽子、跳皮筋，记忆中的这
些游戏大都伴着黄昏的温柔。

秋日的黄昏还是诗人和摄影家的最爱。我
至今还保留着两张大学时好友送的明信片，一
张是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有一只展翅飞翔的大
鸟，天边是与霞光共舞的夕阳，下面是两句绝
美的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另一张是海边日落图，近景是几棵镶了金边的
椰子树和洒满金光的海平面，远景是一望无际
的大海和一轮诗意的夕阳。这两张明信片一直
是我心中最唯美的存在。

如今，我已年近半百，岁月虽让我改变了
很多，但对秋日黄昏的那份喜爱始终如一。

诗意黄昏

■寇俊杰
由于身体的原因，父亲55岁的时候提前从

煤矿退休了。因为路远，除了简单的行李外，
他回乡时带的就只有一个蝈蝈笼。那是他的一
个工友送他的，他特别珍惜。

这个蝈蝈笼体积很大，做工精美，长、宽
各半米，高近1米，用细竹篾扎成，涂有红绿
相间的油漆，上有挂钩，下有红丝吊坠儿，看
起来真像蝈蝈的摩天大楼。更为奇特的是，这么
大的蝈蝈笼，并不是一个笼子，而是共9层，每
层都由很多个10厘米见方的小笼子组成，至少
有二十多个小笼子。有几层还是6面或8面，中
间没有隔开，成了蝈蝈的超大豪华房，或者说成
了蝈蝈的跑马场。无论大小，每个房间都有能够
抽动的竹篾做成的门，且很隐蔽。

父亲把这个蝈蝈笼当成了宝贝。每年秋
天，父亲就捉来十多只蝈蝈，有时再捉上几只
蟋蟀，养在蝈蝈笼里，每天用青菜叶子、白菜
帮子或南瓜花喂着。别人养蝈蝈或蟋蟀是喜欢

看它们斗架，有的还用它赌博，父亲却不这
样。他从不把两只蝈蝈放进一个小笼子里，那
么多小笼子，蝈蝈们有的是住的地方。

每次从地里干活儿回来，父亲都把蝈蝈笼
挂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看蝈蝈在里面吃东
西、蹦蹦跳跳、高声鸣叫，脸上就很高兴。特
别是到了夜晚，父亲吃过晚饭就提着蝈蝈笼走
到平房顶上，院子里枣树的枝杈伸到了房顶，父
亲把蝈蝈笼挂在树枝上，或坐在平房边沿的矮
墙上，或躺在铺在房顶的凉席上，十分陶醉。
蝈蝈在枣叶的掩映下、在枣香的熏染中叫个不
停，蟋蟀也不甘落后地叫着。几十只蝈蝈和蟋
蟀，养尊处优，叫起来声音洪亮，吵人耳朵，
父亲却听得入迷。蝈蝈和蟋蟀像是一首歌的不
同声部，又像是拉歌对抗赛，它们谁也不服
谁，使劲地飙高音，谁也不肯停歇。月亮升起
来了，晚风吹起来了，蝈蝈和蟋蟀叫得更欢
了，它们唯恐辜负这美好的时光，那叫声一直
伴着父亲进入甜甜的梦乡……

父亲的蝈蝈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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